
洱海地区地处苍山北麓、洱海之滨，是云

南地区的交通要塞，处于云南省大理州中心区

域。它也是“茶马古道”与“蜀身毒道”的十字交

叉路口，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白族的主要

生活聚居地区。“白族先民，史称‘滇僰’、‘僰

人’，……是先秦时期分布于中国西南的氐羌

族群的一支。”[1]大理白族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

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历史上南诏、大理国都

是以白族先民为核心或者重要组成部分的少

数民族政权，而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也深受内地

汉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明清时期的“军屯”政

策，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流官体

制，也即所谓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内地汉

文化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

影响。汉族儒学之“礼”包括人生礼仪等在内深

刻地影响着大理白族，但其又有鲜明的民族特

色。所谓人生礼仪，主要是指处在特定的社会

环境中的个体生命，在其从生到死的过程中，

由于社会地位、扮演角色而形成的一系列规范

性制度及仪式，主要有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

葬礼四种最主要的阶段性礼仪组成。白族传统

人生礼仪是白族文化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的传统习俗。

1“诞生礼”中的白族婴儿服饰

由于洱海地区在中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地

理位置，历史上这一地区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洱海地区各族人民也都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乱，

直接和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众多，族群延续也

受到很大挑战，因此，新生命的诞生与族群的

繁衍是本族人民极为重视的民族发展问题。在

个人无法抗拒的灾祸面前，为了保护新生命的

健康成长，白族人更多地是借助于命运的祈祷

以及求助于神灵的护佑等一系列宗教与民俗

活动。在洱海地区白族人民心目中，诞生礼是

守护生命的启端，是人生四大礼仪之首。诞生

礼被标示为新生命从母体遨游外在世界的重

要起航点，在整个诞生礼仪当中，新生婴儿是

整场活动的中心，一系列传统的民族民俗活动

有秩序地展开。在洱海地区，白族人一旦生下

婴儿，他们便马上会根据婴儿的性别做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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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标示：“生了男孩子要在其家大门的左边

挂笊篱，而女孩子则要在门的右边挂筲箕。”生

活在洱海地区的白族人一般都会在在婴儿出

生第三天，进行一个“洗孩子”的仪式，在物质

资源匮乏的年代，多是用一些温水，在孩子的

全身进行拭洗，现在则大多由医生进行这一环

节，一般都有医生对婴儿的周身进行清洗，之

后用棉布等柔软的天然面料包裹起来，之后再

给新生儿举行出生仪式，叫做“做三朝”，[2]在诞

生礼中重要的穿衣仪式则是给小孩子穿“狗皮

衣”。

所谓“狗皮衣”白族语叫 kua bei（白族语

音），是指在婴儿出生后的仪式性服装，一般都

会先在狗的身上象征性地套一下，然后才拿去

给小孩穿，故叫“狗皮衣”。这种服装通常为白

色上衣，下身通常会使用白布、蓝布或者包被

包起来，也有使用深蓝色棉做成系背带裤，上

衣领部造型多为交领，也有对襟鸡心领、斜襟

等形式，一般会用三根带子系结，同时在领口

及衣襟等处装饰有红色布条，比较讲究的人家

还会另备一套绿色的衣服。究其原因，是因为

在白族人的生活中，狗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动

物，在他们的观念中，狗是白族人忠诚、能够信

赖的伙伴，并且狗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即便

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够顽强地生存。而在狗身

上套过的衣服，白族人认为衣服会吸纳到狗身

上的灵气，另外，这种服装也暗含着希望婴儿

能够像狗的生命力一样顽强，且能够相对容易

地成活并成长，并且能够祛鬼除邪，进而能够

对小孩起到保护、祈福的作用。白族人相信这

样穿着的小孩身体会更结实，没有疾病，容易

长大。

诞生礼仪式上的服装来源亦有讲究，在洱

海地区白族的习俗中，一般都是在诞生礼当

天，新生儿外祖父家的女性给他送来一套服装

且贴身穿着，同时还会再穿着一套父辈家族族

人送来的服装，这种穿着的暗含着婴儿作为父

系、母系两个家族联系的纽带，将要把两个家

族的理想传承下来，从而为整个家族的未来发

展提供新的生命动力。另外，一些服饰配件也

成为不可或缺的服饰用品，比如鞋帽、长命锁、

手镯、腰撑、绣花裹被、棉被新生儿相关服饰用

品皆要备齐，这些服饰用品以及装饰图案都有

着健康、长寿等吉祥寓意（图 1、2），在婴儿需要

穿着时方便服用。

2“成人礼”中的青年装扮

“成人礼”的举行，意味着白族少男少女已

经迈入了成年人的行列，对于白族青年来讲，

成人礼既是一种性别差异的暗示，也是一种新

社会角色的定位。他们脱下了具有浓厚的吉祥

寓意的少年装，换上更有身份标识的“阿鹏装”

（图 3）和“金花装”（图 4）[3]，从而拥有了谈情说

爱的权力。“阿鹏装”是当代白族成年男性最具

典型意义的服饰：他们的装扮大多头裹包头、

身穿领褂、下着长裤，其中包头的颜色多为白

色、淡蓝色、灰色，部分还有绣花，钉珠、亮片等

装饰，包头布端左长右短，长及肩上，领褂与衬

衣的色彩形成对比：领褂一般为黑色、浅蓝或

图 3:阿鹏装[3] 图 4:金花装[3]

图 1:虎头童帽（摄于大理市
喜洲镇）

图 2:牡丹刺绣童帽（摄于大理

市双廊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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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灰色，黑色领褂钉白色圆纽扣或者盘口，衣

长止于腰间；衬衣一般为白色以及浅蓝色，领

子造型多为立领，纽扣有单、双盘扣之分，衣长

及臀，腰间扎黑布或者蓝布腰带；裤装为白色，

亦有黑色，裤管较宽，脚蹬绣花布鞋或者凉鞋。

对于白族男性来讲，成人礼意味着他成为一个

真正独立的劳动力，苍山打猎、洱海捕鱼、田间

耕地，都成为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他在

族内也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对生产及生活资

源也有了更多的支配权。

对洱海地区的白族成年女性来讲，她们脱

下童装，女童身上的“禁忌”被解除，色彩艳丽

的“金花装”成为她们的符号服饰。金花装中最

具象征意义的便是头饰（图

5）[4]：白族成年未婚女性都

戴头帕或者帽子，独辫编于

头顶，并且一般都会在发辫

上装饰着红、绿、黄等各种

色彩艳丽的丝线，头帕或者

帽子一侧有较长流苏垂于

左耳，最长的可以及至胸

前，白族成年未婚女性最明

显标志的标志之一就是露在外面的长辫。大理

周城地区女子金花帽即是这种头饰的典型代

表：“整个帽子呈弯弯弧形，将头的上部、前额

及耳根包住，后边用长发（白族妇女出生后一

般不剪发）搅绕或辫成一根独辫，辫梢系上大

红或大绿的毛线头绳，头发较少的用黑毛线夹

缠头发辫成一根粗大辫子，红头绳与辫子一起

从帽箍顶上绕过，在脑后与连系帽子两端的松

紧带绾戴住。帽内后顶部加高两层，内常饰以

银、黄色圆片布或两条花布。”[2]而在洱源地区、

海东地区，未婚女子还有戴“凤凰帽”（图 6）、

“鱼尾帽”（图 7）的习俗，她们身穿红白、绿白、

紫白或者蓝白等色彩对比强烈、却又清新亮丽

的服饰。白族成年未婚女子经过成人仪礼之

后，意味着她们已进入了可以谈情说爱的年龄

阶段，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服装与饰品，甚至可

以作为定情的信物而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意

蕴：这暗含着性的成熟和性的开放，女孩子本

人以及家长、亲人会通过一系列约定俗成的公

开或隐喻的传统礼俗，为她建立与男性之间的

联系，以便引起异性和社会的关注。

3“婚礼”中的白族新娘服饰

地处洱海周边的白

族，由于他们生活的具

体区域的不同，他们的

婚礼服饰也大多各有侧

重。如在喜洲、周城等坝

子地区，新娘一般都会

戴上一顶高约 50 厘米

的高耸花冠，传统中还

会在花冠的周边还饰有

各色的彩色小绒球，在

现代，还有不等的钉珠、亮片等装饰其上，上身

视季节不同，一般穿着刺绣镶边的红布衣或者

红绸棉袄，绿色色衣红金丝绒坎肩，穿镶脚边

的红布裤，脚穿一双红缎子绣花鞋，另外，新娘

一般在胸前挂着一个小圆镜，这个圆镜被称为

“照妖镜”，是为避邪而用，最后还要戴上—副墨

镜，此寓意为在人生途中征服妖魔鬼怪（图 8）。

而在海东地区，女性婚嫁服饰作为一个系

统，从准备嫁妆开始，就逐步形成体系：在正式

婚礼前，新娘作为未婚女性依然是一辫长发，

是姑娘的装束，而到了出嫁前，发辫的梳法、造

型虽与平时相同，但却要在发辫上插红花等饰

品，到了出嫁当天，新娘则梳成“凤点头”：即把

原头发辫打散并盘头，梳成发髻、两额则分出两

扇髻扇，头戴上绣花帽，帽上还配戴有银制凤

头，婚服一般为镶嵌滚边的红绿衣裤（图 9，见

图 8:戴“照妖镜”的白族新

娘（拍摄于大理市周城镇）

图 5:青年女子头饰

图 6:凤凰帽（摄于洱源县凤

羽镇）

图 7: 鱼尾帽（摄于大理州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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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页），足穿红绿等色的缎鞋（图 10）。

在凤羽、双廊等山区，婚礼服饰又有了一

些变化。如在结婚当天仪式上，新娘会穿前短

后长的红色或者粉红色的长褂，内衬一件款式

相同的绿长袍，婚服的造型有斜襟立领、斜襟

圆领等，服装款式搭配上，一半红色面料撞绿

色滚边，绿布盘扣，而绿色服装则红布滚边，红

布盘扣，盘扣一般为五对，在腰部还会扎蝴蝶

花卉造型的蓝底白线、挑花图案的围腰。新娘

围腰是全身装束中的点晴之处：款式造型复

杂，也非常讲究，围腰共有三条，穿成三重，最

里面用竖条纹的硬质腰带，中间是围裙与绣花

围腰连在一起的围腰主体部分，最外层则是窄

长的绣有黄绿红各色花卉图案的飘带，而围腰

的“工艺手法也大大复杂起来，绣花、挑花、贴

布等大量应用于装

饰上，图案造型上，

蝶恋花、双鱼、并蒂

莲花、连理藤蔓等

纹样，大多表示对

纯真爱情的赞颂，

表示对纯真爱情的

向往、期待和赞颂”[5]，脚穿圆口船型鞋（图 11）。

整个洱海地区的白族女性头饰在婚后的

第二天就有了较大变化，如女性头饰造型与以

往闺中之时就有较大的区别：将发辫改盘为发

髻，“梳时将头发分成三辫，一辫大，二辫小，用

银发卡缠多道黑毛线而成‘皇后头’，再用几层

蓝布底挑花密致的白线图案头巾盖在上面，用

窄黑纱巾从挑花巾上绕过。”[2]这就意味着白族

女性曾经的单身未婚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已经

开始了为人妻的时期。

结婚是关系到“种的繁衍”、民族存亡的大

事，是白族人一生中最为隆重的仪礼之一。洱

海地区地处古道十字路口，他们的结婚礼俗也

受到了古道沿线以及洱海周边地区民族礼俗

的影响。当白族人走进婚礼的殿堂，他们的服

饰所暗含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也就

赋予了他们人生转折点的特殊使命。

4“丧礼”中的白族服饰

“丧礼”作为人生阶段最后一个重大礼仪

形式，在白族人看来，不但是对于死者、对于生

者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白族“丧礼”中，生

者与死者的服饰构成了整个礼仪服饰的主体。

程式化了的白族的丧葬仪式，使得洱海地区白

族亡者无论年龄、性别都受制于这规定的仪

式、特殊的禁忌、固定的葬具和墓地。1949年前

后，洱海地区白族由古代盛行的火葬逐渐转变

到了到棺木土葬。“白族的葬礼仪式主要包括

装硷、停灵祭奠、出殡、埋葬（或火化）及超度

等。”[6]就白族生者的丧服形制而言，其服饰形

制与汉族丧葬服饰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如孝子

孝孙要披麻戴孝等。白族人会把白鞋帮染成绿

色、蓝色以示缅怀，并且表达了对死者的尊敬

与孝顺，另外，孝服的具体形制，也会根据与死

者的血缘与亲疏关系而有所不同：“一类是顶

孝，就是披麻戴孝，穿老式孝服用麻绳束腰，即

头顶孝布，身穿孝服，脚穿孝鞋；一类是陪孝，

头裹孝布即可，死者的重孙头裹红孝，重重孙

头裹黄孝。关于孝布的分配，一块白布，把宽度

一分三就是男子孝布的宽度，一分二就是女子

孝布……”，[2]在大理周城地区，一般陪孝的人

所用孝布长度是：男子 117厘米左右，女子略

长，约 150厘米左右。

对于逝者而言，其服饰形制主要表现在逝

者装棺时，洱海地区的白族人多选择棉布质地

为寿衣的主要面料，通常的款式是长衫和裤

图 11:圆口绣花鞋（摄于昆明市云

南民族村）

图 9:白族新郎新娘装（摄于

大理州博物馆）

图 10:圆口船形鞋(摄于大理市周

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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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及黑色布鞋，男性死者上下身服装一般

是一白一黑，如白衫黑裤，也有蓝色寿衣，女性

死者则多穿白衣，花衣为禁忌，但若妇女因生

孩子而去世，则其下葬时会使用很多花卉来装

扮。在比较有代表性的周城地区，逝者所穿寿

衣，基本上是蓝黑色，男女均穿布底鞋子，男性

戴无沿帽子，女性鞋有绣花，且戴围巾。另外，

作为氐羌族群支系之一的白族人，对于毛料服

饰的禁忌也与其它支系大不相同：如白族逝者

入殓时绝不能使用毛料寿衣，即便是含有毛料

的服饰用品也不能装入棺内，具有此禁忌的原

因是白族人认为沾上了皮毛制品的死者会在

来世转化为动物，而氐羌族群的其它支系中，

如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死者入馆时必然是

要裹披毡，这种发差也体现了洱海地区白族传

统民俗文化所受其他族群文化影响之深。

丧礼作为阴阳嬗变的神秘过程，其外化的

符号有着重要的象征寓意。传统的丧葬仪式作

为白族人生命最后的一个仪式，被赋予了一种

生命存在形式向另外一种生命存在形式转变

的重大意义，这其中既报含了后人对逝者的最

后缅怀与记忆，也包含了生者对其生命未来之

憧憬，从而使得其成为人生当中最有纪念意义

的仪式之一。

5 结语

人生礼仪服饰是白族物质文化拥有强大

的包容性的积极表现，在保留氐羌族群后裔典

型特征的基础上，又吸纳并融汇着汉文化，同

时也融合了该地区彝族、纳西族等民族文化符

号，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地域特色的白族传统服

饰文化。这体现了白族人对生命的尊重，对生

命得以延续的渴望，以及对族群得以强大的期

望，并且，他们怀揣着对人生的美好追求，步入

到社会生产实践当中，他们时刻不忘自己的使

命与责任，在繁衍种族的同时，也高度礼敬着

为他们做出榜样与牺牲的先人们。

白族人生礼仪中的服饰是白族人内心世

界的真实反应，在人生礼仪举行的过程中，白

族服饰作为其传统民族民俗文化集中体现，被

规范化、形式化，并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寓意。

物质层面的洱海地区白族人生礼仪服饰是白

族人民物质文化发展的集中代表，然而，作为蕴

含深厚礼仪文化的特殊服饰，它又不单单是物质

层面的服饰本身，也是白族人民审美情趣的集中

体现，更多地是白族人民精神信仰的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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